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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回第二十回  可奈何戀戀渭陽情　歸去也依依鄉樹色可奈何戀戀渭陽情　歸去也依依鄉樹色

　　卻說楊老爺才要出房迎接甥婿，丫鬟說：「老爺且慢，奴婢聽得進寶說，寇姑爺有事不曾同來。」楊公聞言，心中驚異，復又

坐下，說：「快喚他二人進來。」使女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喚進二人，與老爺夫人叩頭未畢，老爺急忙就問寇公子不來的緣故。家丁

說：「小人們連夜趕至江南仁和縣，進城尋至寇府，見了姑爺，誰知有大孝在身，不能成禮。」楊公吃驚道：「莫非翰林公有甚不

祥麼？」進寶道：「不但寇老爺歸西，連夫人也相繼去世了，七月內才過了週年。姑爺說，多多拜上老爺、夫人，深荷厚意，服制

在身，不敢成禮。俟後年間孝滿之後再來，一則就親，二來科舉。」楊公聽了長吁，落下淚來，說：「寇親翁平生正直，忠誠慷

慨，是宦途中第一個好人，可惜天不與壽，今年不過四十多歲，竟彌仙游了。自別之後，時常想念，指望還有會面之期，不意作了

故人。」夫人說：「好人不長壽，果應其言。」楊公又問道：「寇姑爺家中幾口人過活？」來爵說：「有位小姐，乃寇姑爺的胞

妹；一位小公子，乃二夫人槐氏所生。還有兩三個侍女，書童進喜是老院子許通的兒子，院公夫婦今年二月內也死了。小人們見姑

爺不能同來，怕老爺、夫人記掛，次日就起身，急急趕來，不意老太太升仙去了，小人等萬想不到！」一面說著，揮淚不止，取出

一封書字，雙手遞上，說：「是寇姑爺與老爺的安啟。」楊公接過看了一遍，說：「你二人且去安歇，目下又要行遠路了。」兩個

家丁一齊答應，退出中堂。　　楊老爺眼望夫人開言道，未曾說話好傷慘。「可憐甥女真命苦，幼兒失母喪慈萱。雖有天倫離又

遠，女南父北這些年。太太在日常言講，惟有此事把心連。我只說心遵奉遺言完素願，成就他的終身鳳配鸞。厚贈妝奩回故里，老

太太在天之靈也喜歡。不料吾兒命如此，未見面的翁姑赴九泉。姑爺有孝難成禮，若等除服得二年。而今我又徵西去，　卻將冤家

放那邊？」夫人說：「依我帶他潼關去，後年差人送轉還。打發他表兄來料理，　把他的終身大事完。」順天侯搖頭說：「不妥，

夫人你好欠恭詳。此去不比平安任，兩下徵殺賭鬥場。勝敗輸贏難預料，生死存亡頃刻間。他乃是秀閨弱質千金秀，怎任那箭海刀

林與瘴煙。何況西涼途路遠，一來一去就一年。風霜跋涉多勞苦，住不上半載又回還。方才我已熟思過，全然不要兩為難。」夫人

點頭說：「也是，若還如此作怎齊全？」老爺說：　「欲待送他回家去，愁只愁無疼少熱有誰憐。」楊公說道這句話，轉過佳人高

夢鸞。

　　小姐向前說道：「舅舅、舅母不必為難，送孩兒回家乃為正理，但願大人兵至西涼，馬到成功，速寄一封平安信來，孩兒也好

放心。

　　順天侯沉吟良久說：「罷了，只好送你轉家門。命你明器大兄長，明日清晨就起身。紅梅青梅二待女，跟去伏侍可隨心。預備

人夫興轎馬，夫人你打點行李共金銀。還有一言囑咐你，到家凡事在留心。未知繼母何情性，人心難測言未雲。語錯言差休使性，

作兒女以順為孝各盡心。繼母總有不週處，他雖不義你要仁。我那亡妹你的母，一生只有半條根。四德三從你全曉，聖人曰，男效

才良女慕貞。你亡母心高志大才思廣，笑言不苟性格純。你本蓋世聰明女，千萬的繼他遺志慰他魂。我指望全始全終完你事，再不

料半途而廢兩離分。舅舅從今指顧你，各奔前程各作人。」楊公說著淚如雨，歎壞丫鬟使女們。李氏夫人心酸痛，夢鸞小姐淚紛

紛。說道是：「舅舅、舅母休傷感，不必牽連記在心。孩兒雖然事繼母，各盡其道古人云。況兒已經十五六，不比那赤子無知襁褓

存。難道還怕折磨我，我自能見景生情孝母親。況兒在外祖母膝前蒙教訓，鋼刀當作繡花針。倘有不測意外事，我敢入深山蕩虎

群。到家住上三五月，我還要，親上塞北找天倫。方才說那二侍女，紅梅原是本京人。為兒此去回故里，又何必令他骨肉兩分離。

回家自有人扶侍，還求母舅再開恩。叫他娘家領了去，一路上，只用青梅把我跟。我主僕一同回故里，　他的父也是漁陽燕地人。

明日個不須轎馬多費事，我有個方法更爽神。改作男妝乘快馬，　又省盤費又省人。一路上，看水觀山急又快，勝似那坐在轎內悶

昏昏。又免的招搖耳目人瞧看，誰能識我是釵裙？」楊公聽畢微微笑，回頭有語叫夫人。

　　楊公說：「夫人你聽，可見是將門之女，出言這等雄壯。」夫人說：「我說他定是個小小子兒托生來的，有知以來，不喜花

翠，很愛男妝，舉動言談也有幾分男子氣象。若是外甥，姑老爺又有個……」夫人說到這半句話上，猛然想起一事，連忙站起，走
入內房，取出一封書，向小姐說道：「這件事瞞了你七八年了，如今送你回家，少不得告訴你知道，你可不要生氣。」說著，遞了

過來。

　　小姐驚異非常，接書在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

　　只見他登時改變了平常色，粉面蓮腮似紙白。仰面呆呆了半晌，珠淚紛紛滾下來。反覆細看書中語，長歎一聲說：「怪哉！從

來失盜人家有，那有個單偷孩子不偷財。這事我今猜八九，定有奸人暗使乖。我雖然當年幼小不記事，黎二娘動作行為想的來。外

祖母時常向我長誇獎，最喜他沉靜安詳又有才。四德俱備三從曉，並無有亂作胡行半點歪。斷不致貪杯誤事丟孩子，這件事令人老

大費疑猜。恨我那時太年幼，縱然知道也辯不來。歎我天倫真命苦，再不意家中降下這場災。我只說回家看看親兄弟，愁煩少解且

寬懷。歎爹爹空喜一場成畫餅，想必是前世命早該。這一回家看光景，我定要搜根拔樹見明白。尚若因前有一隙可乘能回挽，還想

著把我兄弟找回來。」小姐說到這句話，李氏夫人口內咳。

　　夫人說：「姑娘你不必癡心妄想了，這已是七八年的事了，知他有命無命？再者素娘已死，無頭無腦，從何處追究？勞神無

益，徒惹氣生。你不聽話，這一去，到叫我們惦著。」小姐說：「妗母慈訓，焉敢不遵？但只是手足情親，香煙事大，少不的細審

一番。常言道：「有志者事竟成。也不過盡人事，聽天由命。」楊公說：「見機而作就是了。」

　　說話之間，李夫人親手打點行李，向小姐道：「夢鸞我的兒，這包裹大匣中黃金十錠、明珠二串，還有兩包散碎銀子，與你拿

去，自己使用方便些。如今是你繼母用事，省的從他手中取討。那大紅錦子包兒孔雀木匣中有個水晶比目魚兒，乃是你婆家的紅

定，到家好生收起，不可忘記。」小姐說：「長者賜，不敢辭。愚甥女領受就是了。但只是舅舅、舅母數載慈恩，叫孩兒何以答

報？」楊公把大公子明器叫至膝前囑咐了一番，看看天色晚，大家安歇。

　　小姐回至香閣，只見青梅歡歡喜喜，紅梅慘慘淒淒向小姐哭道：「姑娘，一樣的丫頭，為何兩樣看待？既帶了我妹子去，怎麼

離舍了奴婢？」小姐說：「紅梅有所不知，我今回家住上幾時，還要去到邊庭看望老爺，青梅又會本領，又有臂力，隨我出塞，可

以去得。你生來薄弱，又不會騎馬，那時主僕仍要分離，留你在家，有誰憐憫？到是我一番牽連。方才已向老爺說，放你回家與你

父母完聚，豈不是好？後會有期，不必傷感。」說著，又賞些衣裙花翠，首飾釵環。紅梅叩頭謝了，站住一旁，不住擦淚。青梅向

他肩上拍了一下，說：「姐姐別哭了，後年秋間咱們就會著面了。姑爺服滿來京赴考，中了狀元，一定搬娶姑娘。那時娘兒們同在

一處，求姑娘望姑爺說個情兒，把你擱在腳底下，與姑娘一輩子相守，不亦樂乎？」紅梅掉過頭來，呸一口啐了青梅一臉，說：

「怪不的你這樣歡喜，原來有這個好想頭，要望腳底下去呢！」青梅笑嘻嘻擦著臉跑過一邊去了。小姐看著微微而笑，說：「青梅

只顧耍笑，別忘了正事。咱們的兵器可都包裹停當了麼？」青梅說：「我早已送到上房，夫人親手裝入皮箱，留下清風劍與姑娘佩

帶。」小姐點了點頭兒，聽了交二鼓，主僕收拾安寢。

　　方才說的是什麼兵器呢？看官不知，且聽細表。那夢鸞小姐乃是左金童下界，生來聰明絕世，穎悟過人，心伶性巧，一見就

會。揣度是非遇有疑難，明斷如神。從三四歲上認字讀書，過目不忘。至十一二歲，珠璣滿腹，落筆成章。自幼兒最愛習武，使些

木頭兵器，跟著隆太君，已將十八般武藝舉通。到十四歲上，臂力長足，隆太君畫了式樣，叫巧匠打了一桿竹節銀槍。何為竹節

呢？那槍長一丈，一節二尺，共是五節，雌雄筍兒相對，用時向右擰在一處，便是一桿長槍；不用時向左擰開，每節二尺，包裹被

套，俱可攜帶。那老太君疼愛外孫女，無所不至，將那一百單八槍法教熟不算，還密傳了九路敗中取勝的神槍法，又傳了一宗獨

藝。這宗器名為雁翎針，又叫作龍尾神釘，鐵打成，頭似磨石，尾似錐尖，遍體倒須鉤兒，細索練擒綰，單打敵人頭面前胸，中者



必死；若打在下三路，打一個血窟窿不算，被那鐵須將骨肉帶去，其人不死也受大傷。小姐學時，先用草人，先大後小，後用香

頭，百步之內，打無不中。太君又教他馬戰，將御賜的兩匹馬，命人牽來，同至花園教演。此馬乃西涼大宛國所進，這一匹渾身似

雪，青尾青鬃，四蹄如墨，名為鐵蹄銀合，又叫作照夜登山玉，小姐乘坐；那一匹艾葉青駒，青梅騎坐。老太君跨在花亭上，看著

他主僕二人，一個單槍，一個雙鐧對舞交鋒，來往盤旋，殺到熱鬧處，鼓掌大笑，時常以此為樂。楊老爺得暇之時，也來觀看，指

點與他。老太君又取套兵書戰策與他觀看，四五年中，習學的武就文成。

　　更兼他秉性清高心更細，量既寬宏志又深。滿面和平無二色，時常罕見喜和嗔。生就的天香國色顏如玉，閨中領袖第一人。諸

凡舉止遵閨訓，老太大憐如至寶愛如金。舅舅舅母表兄嫂，也都是真心敬愛到十分。連那個丫鬟使女童僕婢，俱稱小姐有慈仁。這

一回轉漁陽去，都有牽連不捨心。次一日，合家早起送小姐，中堂設酒列杯巡。高夢鸞匆匆便把男妝扮，婢作書童在後跟。李夫人

同著兩媳婦，楊爺明器與明珍。讓上小姐居中坐，老夫妻相陪左右分。順天侯爺親執盞，李氏夫人把酒斟。表兄表嫂忙擺菜，小姐

離席站起身。佳人立飲三杯酒，後邊歸坐又談心。說不盡骨肉親情情不捨，言不了別離留戀語諄諄。獻過湯羹用過飯，飲罷香茶要

起身。這小姐神主之前行大禮，叩拜亡靈老太君。後拜舅舅與舅母，說：「謝了數載調教養育恩。孩兒不敢言答報，也只好刻骨銘

肝記在心。但只願二位大人多康健，到西涼，旗開得勝奏捷音。莫把為兒心牽掛，自加保養少勞神。將來自有重逢日，休歎離別眼

下分。」老夫妻含淚忙攙起，高小姐又拜二嫂與明珍。眾僕人叩別流痛淚。把一個使女紅梅哭個昏。

　　常言說的好：恩怨於人別時自見。高小姐自到楊府這幾年，那些僕人受恩甚多。只因老太太與順天侯的性情剛烈，李夫人治家

甚嚴，主家人們但有錯規，一定重責不恕。自小姐至此，時常解勸，或正在盛怒之下，方要重責，他便走至面前，從容解勸。說出

來的話兒巧妙解願，令人聽著不但氣全消，還要發起笑來，那有過的僕人登時脫一頓重打。他又背後講今比古，好言開導他為僕的

道理，又道：「適因念爾愚昧，又是初犯，所以苦勸爾主，暫免其責，今既受訓，應思改過自新，主人自然格外加恩垂憫；倘不自

如愛，如前獲罪，我不但不去討情，再也不與你們隱瞞了！」那些僕人因感此言，都盡心竭力，侍奉主人。數年以來，受責的甚

多，無不感念高小姐的德化。今日之別，不獨他至親難捨，連那些僕婦丫鬟也都是真心留戀。別人還可，把個紅梅只哭了個哽咽難

抬。小姐傷感不已，只得用好言安慰。

　　正在依依不捨之間，只見家丁來稟：「駝轎人夫，俱已齊備多時，請大少爺與三少爺起身。」小姐拭淚說：「二位大人、兄

嫂、姪男請各保重，愚甥女就此告別。」

　　這佳人眼含痛淚朝外走，青梅女拜別故主也悲傷。李夫人手拉手兒朝外送，心中不捨淚千行。老爺公子二娘子，奶媽抱定小兒

郎；使女丫鬟與僕婦，一齊相送過前堂。儀門以外分了手，夫人帶轉痛回房。楊公送至府門外，只見那家丁伺候兩邊廂。楊老爺復

又叮嚀大公子，囑咐跟隨人四名。公子家丁齊遵命，老管家早把龍駒拉一旁。青梅伏侍上了馬，高小姐控背躬身心慘傷。尊聲「舅

舅請回步，」據鞍頓轡把鞭揚。楊公悲慘回房去，馱駝人夫腳步忙。過了山陬與水澨陽，順著大道走關塘。曉行夜住非一日，涉水

登山途路長。這日到了漁陽郡，過了臨河上米倉。眼看燕山高不遠，大公子叫聲三弟手高揚。鞭梢一指說：「你看，松樹林東是貴

莊。」佳人馬上抬頭望，但則見，樹木森森綠兩行。遙望時桑榆槐柳完村舍，附近看，古木蒼松襯粉牆。不多一時臨切近，顯露出

重樓瓦舍茜紗窗。走馬門樓安穩獸，周圍一帶粉皮牆。珠紅門上金環掛，白玉獅子列兩旁。下馬台石分左右，龍爪槐高遮太陽。匾

額上橫書鎮國府，字如斗大起金光。四圍村舍如屏障，一陣陣金風吹送菊花香，有幾個家丁門內坐，彼此低聲話短長。佳人一見增

感慨，　不由的一陣好悲傷。歎「我長到十六歲，今朝初次到家鄉。若是天倫在家內，相逢一定喜非常。此日空說回故里，誰是我

的爹爹我的娘？」這小姐，想至其間心如醉，袖掩香腮淚兩行。青梅猜透其中意，含春有語叫姑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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